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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城
中
聞
人
剛
過
新
曆
年
元
旦
不
久
即
辭
世
，
訃

告
記
其
生
卒
年
為
︵
一
九
三
一—

二
○
一
一
︶，

傳
媒
大
多
補
充
說
死
者
享
年
﹁
七
十
九
歲
﹂。
這

樣
就
引
發
計
算
年
齡
的
討
論
，
有
人
拿
卒
年
減
生

年
，
便
說
七
十
九
歲
之
說
有
問
題
。
廣
府
話
歇
後
語
有

謂
：
﹁
死
人
燈
籠—

—

報
大
數
﹂，
﹁
死
人
燈
籠
﹂
指
家

有
喪
事
時
，
在
大
門
外
懸
掛
、
用
藍
字
寫
的
燈
籠
。
有

人
說
中
國
人
辦
喪
事
，
要
為
死
者
添
天
一
歲
、
地
一
歲

云
云
。
另
外
曾
經
聽
人
說
要
加
天
、
地
、
人
各
一
歲
，

便
是
加
三
歲
。
兩
種
加
法
粗
看
似
有
理
，
細
看
則
無

憑
，
若
非
信
口
開
河
，
則
屬
以
訛
傳
訛
。

小
時
候
讀
報
，
經
常
見
有
大
大
小
小
的
訃
聞
。
香
港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才
正
式
立
法
禁
止
立
妾
，
那
時
讀
訃

聞
，
因
為
不
大
看
得
懂
那
些
古
雅
的
正
文
，
便
會
留
意

到
大
富
人
家
三
妻
四
妾
、
子
女
要
分
嫡
庶
，
從
中
了
解

舊
社
會
的
大
家
庭
制
度
和
風
俗
。
後
來
在
報
上
登
訃
聞

的
習
慣
日
漸
少
見
，
而
訃
聞
的
寫
作
水
平
亦
日
益
低

落
。
有
時
在
家
屬
名
單
中
，
還
可
以
看
到
離
婚
比
率
大

增
。
例
如
死
者
有
孫
而
不
見
媳
婦
列
名
，
必
然
是
兒
媳

已
離
異
︵
那
時
還
未
流
行
聘
用
代
孕
母
︶
；
有
外
孫
而

不
見
女
婿
，
則
必
是
女
兒
的
婚
姻
觸
礁
。

中
國
人
傳
統
計
算
年
歲
的
辦
法
，
其
實
只
考
慮
當
事

人
在
世
上
活
了
幾
多
個
年
頭
。
﹁
過
一
年
、
大
一

歲
﹂，
到
了
大
年
初
一
所
有
人
都
同
時
添
一
歲
，
簡
單

明
白
。
若
有
人
在
農
曆
大
除
夕
那
天
出
世
，
到
翌
日
元

旦
已
經
兩
歲
了
！
此
外
又
有
﹁
立
春
﹂︵
每
年
公
曆
二

月
上
旬
︶
跟
﹁
元
旦
﹂
哪
一
天
才
算
新
一
年
開
始
的
爭

議
。
若
論
曆
法
，
當
然
以
元
旦
為
歲
首
；
但
在
﹁
子
平
﹂

算
命
術
則
以
立
春
為
兩
年
之
間
的
分
隔
點
。

過
去
社
會
習
俗
用
這
個
所
謂
﹁
虛
齡
﹂︵
這
個
稱
呼

是
後
設
︶
計
算
，
大
家
都
不
能
有
異
議
。
後
來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
便
引
入
歐
美
文
化
的
﹁
實
齡
制
﹂，
好
處
是

劃
一
，
用
在
法
律
條
文
比
較
公
平
。
比
如
說
現
時
香
港

法
律
認
為
男
性
未
滿
十
四
周
歲
，
就
沒
有
犯
強
姦
罪
的

能
力
，
誰
在
十
四
歲
生
日
前
實
際
強
姦
婦
女
，
都
只
能

被
控
以
較
輕
的
﹁
非
禮
罪
﹂。
法
律
面
前
，
這
樣
就
人

人
平
等
了
。
另
一
個
好
處
是
準
確
，
事
實
上
西
方
人
算

年
齡
大
小
，
還
要
計
算
到
幾
多
歲
另
幾
多
天
。
大
家
都

知
道
巴
西
球
王
比
利
︵
一
九
四
○—

︶
十
七
歲
時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世
界
杯
決
賽
中
取
得
入
球
，
成
為
巴
西
首
度

奪
魁
的
功
臣
。
官
方
紀
錄
說
他
那
時
的
年
齡
是
﹁
十
七

歲
另
二
百
四
十
九
天
﹂。

以
那
位
引
起
享
壽
討
論
的
死
者
為
例
，
他
生
在
一
九

三
一
年
二
月
，
死
在
二
○
一
一
年
一
月
，
未
過
八
十
周

歲
生
日
，
說
他
享
年
七
十
九
歲
，
實
是
西
方
的
算
法
，

其
實
此
君
實
在
活
到
﹁
七
十
九
周
歲
另
三
百
餘
天
﹂。

自
從
有
了
﹁
周
歲
﹂
的
概
念
之
後
，
有
中
國
人
認
為
老

祖
宗
的
辦
法
﹁
不
科
學
﹂、
﹁
不
合
理
﹂，
便
改
動
了
為

歷
史
人
物
編
年
譜
的
習
慣
，
由
﹁
虛
齡
﹂
改
為
﹁
虛
齡

減
一
歲
﹂。
仍
以
此
聞
人
為
例
，
舊
方
法
會
說
他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歲
、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十
五
歲
等
等
。
﹁
虛
齡

減
一
歲
﹂
便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零
歲
、
一
九
三
二
年
一

歲
、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十
四
歲
等
等
，
卒
年
便
是
﹁
八

十
﹂，
仍
然
跟
﹁
七
十
九
周
歲
另
三
百
餘
天
﹂
不
符
，

仍
﹁
不
科
學
﹂。

﹁
積
閏
﹂
問
題
，
下
回
分
解
。
︵
二
之
一
︶

看
完
豪
華
的
音
樂
劇
︽
愛
上
鄧
麗
君
︾，
我

的
評
語
是
：
﹁
多
點
歌
唱
，
少
點
過
場
。
﹂

︽
愛
上
鄧
麗
君
︾
據
說
是
重
金
網
羅
中
國
、

歐
美
的
音
樂
劇
精
英
，
開
創
中
國
音
樂
劇
新

頁
。
在
中
國
，
或
許
是
開
創
。
在
美
國
，
這
種
百
老

匯
式
的
音
樂
劇
，
已
經
流
行
了
幾
十
年
，
不
少
還
拍

成
電
影
，
傳
播
全
世
界
。

此
劇
導
演
和
音
樂
總
監
都
是
美
國
人
，
當
然
學
足

美
國
﹁
百
老
匯
﹂
的
。
只
是
加
上
一
個
鄧
麗
君
，
一

位
中
國
人
熟
悉
而
且
去
世
的
歌
甜
人
美
歌
星
，
稍
稍

增
加
一
點
中
國
元
素
。
否
則
，
無
論
舞
步
、
服
飾
、

布
景
、
背
景
音
樂
，
都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美
國
百
老
匯

情
調
。
比
起
之
前
來
港
演
出
的
，
以
﹁
梁
祝
﹂
故
事

創
作
的
音
樂
舞
劇
︽
蝶
︾，
更
是
十
足
十
的
﹁
百
老

匯
﹂。故

事
情
節
其
實
十
分
牽
強
。
主
角
周
夢
君
的
父

母
，
是
電
影
︽
山
楂
樹
之
戀
︾
中
男
女
主
角
文
革
中

戀
愛
的
翻
版
。
在
那
個
火
紅
的
時
代
，
母
親
又
如
何

能
藏
有
鄧
麗
君
的
舊
唱
片
呢
？
鄧
麗
君
的
歌
聲
，
又

何
能
使
周
夢
君
從
喪
母
的
悲
傷
中
﹁
牽
引
出
來
﹂
？

鑼
鼓
喧
天
的
狂
熱
音
樂
，
急
速
旋
轉
的
舞
步
，
是

百
老
匯
音
樂
劇
的
特
色
，
硬
要
把
這
些
源
自
黑
人
粗

獷
的
歌
舞
，
和
富
有
東
方
特
色
的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台

的
哀
怨
的
愛
情
悲
劇
，
以
及
鄧
麗
君
的
甜
美
溫
柔
的

歌
聲
結
合
起
來
，
實
在
是
有
點
不
倫
不
類
。

但
美
國
人
就
是
喜
歡
在
﹁
百
老
匯
﹂
傳
統
歌
劇
中

加
上
點
東
方
因
素
，
如
︽
西
貢
小
姐
︾、
︽
蝴
蝶
夫
人
︾

之
類
，
以
博
取
西
方
人
的
新
鮮
感
。
現
在
﹁
中
國
特

色
﹂
的
歌
舞
劇
，
卻
又
沿
㠥
這
條
舊
㢌
。
人
家
是
要

用
東
方
色
彩
來
取
悅
西
方
紳
士
淑
女
，
我
們
這
些

﹁
原
創
﹂、
﹁
超
越
﹂，
難
道
能
﹁
取
悅
﹂
自
己
的
炎
黃

子
孫
嗎
？

用
鄧
麗
君
的
歌
聲
，
用
鄧
麗
君
的
故
事
，
原
也
可

以
創
作
出
一
齣
美
艷
動
人
的
音
樂
劇
來
，
可
惜
編
導

者
不
東
不
西
的
思
維
，
把
柔
美
和
粗
獷
混
在
一
起
，

捨
東
方
優
雅
的
舞
步
而
取
紐
約
街
頭
的H

ip
H
op

舞
步

為
藍
本
，
名
為
︽
愛
上
鄧
麗
君
︾，
實
則
是
糟
蹋
了
鄧

麗
君
了
。

吃
過
﹁
臘
八
﹂
粥
後
，
北
京
家
家

戶
戶
開
始
忙
㠥
辦
年
貨
，
春
節
氣
氛

漸
濃
。
原
本
交
通
已
夠
擠
堵
的
街
道

更
見
長
龍
處
處
。
香
港
中
總
訪
京
團

在
連
任
會
長
蔡
冠
深
率
領
下
，
中
聯
辦
主
任

彭
清
華
任
榮
譽
顧
問
，
協
調
部
部
長
沈
沖
任

顧
問
等
一
行
三
數
十
人
訪
京
。
三
日
拜
會
行

程
，
十
多
個
部
委
會
見
，
還
獲
國
家
副
主
席

習
近
平
親
見
，
如
此
大
陣
仗
。
穿
梭
期
間
，

親
身
體
會
到
在
北
京
交
通
如
此
堵
塞
、
急
如

鍋
上
螞
蟻
的
感
受
。
偶
然
間
作
客
京
城
碰

上
，
情
緒
也
可
能
平
抑
下
來
。
試
替
當
地
人

想
想
，
大
多
數
北
京
人
都
住
在
城
郊
，
自
駕

轎
車
上
班
，
每
日
閒
閒
地
要
堵
上
兩
個
小

時
，
放
工
後
返
家
又
要
花
上
兩
個
小
時
。
如

此
一
來
，
每
人
每
天
無
無
謂
謂
要
浪
費
四
個

小
時
在
路
上
，
久
而
久
之
，
再
好
修
養
者
也

會
激
壞
。
當
地
官
員
想
出
多
樣
措
施
，
甚
至

緊
縮
車
輛
發
牌
方
法
，
但
也
只
是
治
標
不
治

本
的
微
效
而
已
。
事
實
上
，
開
放
改
革
初

期
，
北
京
城
市
規
劃
者
發
夢
也
沒
想
到
，
三

十
年
後
的
北
京
快
速
發
展
，
人
民
生
活
飛
躍

改
善
的
一
如
今
天
實
況
。
現
時
北
京
高
架
橋

不
多
，
大
部
分
車
輛
都
在
有
限
的
馬
路
上
行

走
，
興
建
樓
房
設
計
概
念
並
沒
有
把
停
車
場

放
在
內
，
司
機
為
找
停
車
地
方
，
老
往
路
上

停
，
亦
令
馬
路
上
車
更
多
更
堵
塞
了
。
奉
勸

來
京
公
幹
或
約
會
或
要
往
機
場
火
車
站
者
，

務
必
要
預
鬆
多
些
時
間
在
堵
塞
的
交
通
上
。

在
北
京
請
客
要
有
﹁
豪
得
起
﹂
的
準
備
，

考
慮
餐
席
費
用
時
，
切
記
酒
水
費
可
能
令
請

客
者
失
預
算
。
在
京
雖
短
短
數
日
，
但
訪
京

團
卻
受
到
最
華
貴
的
接
待
禮
遇
。
中
央
統
戰

部
宴
請
，
僑
聯
設
宴
在
釣
魚
台
，
北
京
市
政

府
在
北
京
飯
店
十
八
樓
，
貿
促
會
在
北
京
飯

店
七
樓
等
的
宴
請
都
令
客
人
賓
至
如
歸
。
黃

宜
弘
原
副
會
長
伉
儷
專
程
飛
返
北
京
在
其
豪

華
私
邸
開
火
鍋
派
對
，
誠
意
十
足
。
零
下
七

度
吃
火
鍋
，
喝
茅
台
，
太
棒
了
。
團
長
蔡
冠

深
在
張
成
雄
的
鑽
石
酒
家
宴
請
團
友
，
每
人

先
來
個
煲
仔
翅
，
粗
粗
的
，
然
後
是
灼
螺

片
，
又
有
大
蝦
原
隻
，
當
然
少
不
了
鮑
魚
海

參
。
單
看
菜
單
肯
定
要
萬
萬
聲
，
還
未
計
開

了
數
支
茅
台
加
重
歡
樂
氣
氛
哩
。
幸
而
楊
釗

副
會
長
以
可
樂
當
酒
，
他
與
周
娟
娟
皆
為
十

分
虔
誠
佛
教
徒
，
素
食
者
。
凡
赴
宴
前
，
秘

書
例
必
安
排
好
齋
菜
上
席
。
娟
娟
喜
客
，
常

與
我
分
享
齋
菜
哩
。

二
○
一
○
年
剛
剛
過
去
，
網
上
網
下
都
忙
㠥

總
結
。
上
幾
期
中
，
狸
美
美
曾
盤
點
了
過
去
這

一
年
中
的
網
絡
熱
詞
，
而
今
次
將
挑
戰
更
﹁
宏

大
﹂
的
網
絡
大
事
。
也
所
以
，
今
次
的
文
章

中
，
將
不
斷
地
出
現
﹁
名
詞
典
故
﹂，
而
礙
於
篇
幅

限
制
，
不
少
事
件
卻
僅
能
﹁
露
臉
﹂
而
不
能
詳
解
。

但
您
，
也
可
以
就
此
換
個
角
度
把
它
當
成
一
副
﹁
考

卷
﹂，
看
看
您
在
過
去
的
這
一
年
中
，
於
網
絡
的
世

界
裡
，
是in

了
？
還
是out

了
？
本
㠥
﹁
以
人
為
本
﹂

的
精
神
，
先
從
人
物
開
始
。

有
媒
體
在
評
選
﹁
二
○
一
○
十
大
網
絡
人
物
﹂

時
，
把
頭
把
交
椅
贈
予
了
小
月
月
。
對
於
這
個
﹁
糟

蹋
了
無
數
東
西
、
奔
出
了
無
數
雷
語
、
引
來
天
涯
萬

人
駐
足
圍
觀
﹂
的
經
典
極
品
女
拔
取
頭
籌
，
狸
美
美

也
認
為
算
是
實
至
名
歸
，
畢
竟
，
能
開
創
﹁
拜
月
神

教
﹂
的
只
有
她
一
個
，
那
可
是
上
升
到
了
﹁
信
仰
﹂

的
層
面
。
而
小
月
月
絕
對
歎
為
觀
止
的
事
蹟
，
也
讓

她
無
法
與
其
他
任
何
人
歸
為
一
類
，
只
能
作
為
一
個

單
獨
的
個
體
獨
步
天
下
，
獨
孤
求
敗
。

在
二
○
一
○
年
，
有
許
多
網
絡
紅
人
其
實
用
兩
個

字
就
可
以
概
括
：
﹁
哥
﹂
和
﹁
姐
﹂，
其
中
的
代
表

人
物
非
﹁
犀
利
哥
﹂
和
﹁
鳳
姐
﹂
莫
屬
。
當
中
，
在

犀
利
哥
的
大
旗
下
，
相
繼
出
現
了
﹁
高
數
哥
﹂、

﹁
奔
跑
哥
﹂、
﹁
下
崗
哥
﹂、
﹁
體
操
哥
﹂、
﹁
妖
嬈

哥
﹂、
﹁
錦
旗
哥
﹂、
甚
至
還
有
個
非
人
類
的
﹁
章
魚

哥
﹂
；
而
在
﹁
鳳
姐
﹂
的
引
領
下
，
﹁
微
笑
姐
﹂、

﹁
學
歷
姐
﹂、
﹁
情
趣
姐
﹂
以
及
年
僅
四
歲
的
﹁
失
控

姐
﹂
也
都
紛
紛
閃
亮
登
場
。
據
說
，
二
○
一
○
年
最

後
一
位
網
絡
紅
人
名
叫
﹁
浮
雲
哥
﹂，
而
媒
體
評
論

說
，
這
正
正
暗
合
了
網
絡
紅
人
們
其
實
﹁
神
馬
都
是

浮
雲
﹂
的
最
終
命
運
。

另
一
組
人
物
來
自
官
員
，
其
中
最
紅
的
兩
個
人
是

李
剛
和
韓
峰
。
前
者
因
為
兒
子
的
一
句
﹁
我
爸
是
李

剛
﹂
而
﹁
被
躥
紅
﹂，
後
者
因
為
一
部
局
長
日
記
而

淫
史
留
名
。

此
外
，
二
○
一
○
年
因
網
絡
而
紅
的
還
有
個
﹁
名

人
組
﹂，
其
中
，
郭
德
綱
稱
徒
弟
﹁
民
族
英
雄
﹂
而

被
反
三
俗
，
周
立
波
在
盡
走
下
三
路
之
後
終
於
獲
封

﹁
周
自
宮
﹂，
相
聲
界
一
度
炙
手
可
熱
的
﹁
北
郭
南
周
﹂

都
不
淡
定
了
。
此
外
，
號
稱
﹁
網
絡
第
一
打
假
衛

士
﹂，
亦
是
不
少
名
人
噩
夢
的
方
舟
子
，
是
被
不
同

機
構
同
時
評
為
年
度
人
物
的
紅

人
之
一
，
他
先
後
將
唐
駿
、
禹

晉
永
、
周
立
波
等
名
人
拉
下

馬
，
所
到
之
處
，
都
是
風
波
。

而
也
因
此
，
這
組
名
人
紅
人

中
，
還
要
再
加
上
個
悲
情
的
唐

駿
。
︵
二
○
一
○
大
事
記
之
人

物
篇
︶

2010人物列傳

女人回家與社會安定，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
事兒，可細想想，之間卻有㠥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
中國好些社會問題，恰是因女人不在家引起的。
中國男士想必特別喜愛韓國、日本的女子形象。電

視劇中的她們待人彬彬有禮，溫柔可人，全身心地在
家相夫教子。夕陽西下時分，她開㠥小車去接年幼的
孩子下學；疲憊的老公回到家中，她會款款遞上柔軟
的拖鞋，備好一桌清淡可口的晚餐。如果說男人是家
庭的經濟支柱，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就是家庭的精
神支柱。譽滿全球的日本藝人山口百惠，不也在事業
如日中天之際，就退隱回家當了30年家庭主婦？
咱們中國的女人呢，天天跟男人一樣在職場上拚得

昏天黑地。下了班，麻利點兒的跟老公一起煮速凍餃
子囫圇餬口，吃完飯兩腿一翹看電視，髒衣服扔了一
地；嬌氣點兒的就還得老公下廚伺候，男人打㠥精神
給老婆端飯，送菜，倒洗腳水。第二天，女人打扮得
精精神神上班去，後邊留㠥個豬窩似的家。幸虧現在
只能生一個，孩子生完乾脆就扔給正年富力強的爹
媽。若是實在沒人管，娃娃就早早脖子上掛㠥鑰匙，
孤獨的小人兒，早早學會泡方便麵。
一個主婦缺位的家，就像個匆匆相聚的旅店，絲絲

冷氣由硬硬的牆壁上透出來。打算工作、家庭一肩挑

的女人們，就得經常累得半死還得死扛。咱們高喊
「男女平等」幾十年，到頭來不是女人更累，就是男
人當了受氣包，反正家不太像個家。
半個多世紀的從前，中國婦女也不興出門工作。她

們要帶幾個娃，要洗衣服，做飯，收拾房間，縫縫補
補，相夫教子，當個賢妻良母就是她們一生的事業。
後來中國女性要做「出走的娜拉」了，全跑出家門變
為職業婦女，成了社會的半邊天。隨之而來的，是家
庭婦女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小時候聽說誰媽沒工
作，腦海裡準出現一個蓬頭垢面、未老先衰、趿拉㠥
鞋的女人。職業婦女一統天下幾十年後，女工被下崗
回家，倒不知該幹什麼了。有女人不愛烹調不愛編織
不愛照顧家人，心裡長了草似地要往外跑，要當「公
家人」。
我卻以為，在人口眾多，與韓國、日本等同屬資源

匱乏國家的中國，適當地提倡女人回家，對促進社會
安定有相當的好處。
其一，女人回家能緩解就業難。現在各單位女員工

比例至少佔到一半，即使有一小部分女人回家，也能
騰出可觀的就業崗位，減輕社會失業壓力，讓更多男
士更容易地找到工作。
提議以男士為主出門打拚，並非想讓女士成為依附

於人的「賤民」，而是認為為女人回家也能更好實現
自身價值。很多發達國家都有完善的法律來保護婦
女，比如日本男人就不敢輕易離婚，離婚要分妻子一
半財產。有位移民愛爾蘭的中國男士，混了多年還一
貧如洗，就因中間離過兩次婚。女人一成家，對家庭
財產就有了法定權利。法律保護之下，女性做家務勞
動的價值也能得到社會承認。
其二，女人回家能增加公民幸福感。從生存層面

說，幸福感更多決定於物質。一對每天在車上擠得半
死，晚上9點才喝上口熱湯的夫妻，很難說得上幸
福。有位稱職的全職太太就不一樣了。男人回家面對
的是整潔的居室，熱飯熱菜香氣撲鼻，孩子乖乖地寫

完了作業，小狗歡躍，鮮花盛開，金魚暢
遊，被子散發出陽光的味道。男士下班後
身心得到放鬆，在職場上會更有生氣。辦
公室中那些面色憔悴的男子，多半有個顧
不了家的老婆。
除了女高官或居里夫人式的女科學家，

中國女人也不都是天生愛上班。很多女性
從小的夢想，就是經營一個能遮風擋雨的
小家。料理好一個溫馨的小窩，需要的智
商並不低，居家生活也並非與世隔絕。傳
統的中國家庭主婦標準很高呢，要「上得
廳堂，下得廚房」。舊式家族的淑女們能理家，也有
雅興吟詩作畫。當代一些先富族的女士回歸家庭後，
也沒讓自己淪為黃臉婆，相反，她們全方位地挖掘生
活樂趣，活得更滋潤了。在互聯網發達的當代，宅女
也不會寂寞，網店、網友、網上寫作，都是與社會溝
通的平台。那些只知去單位聽領導指揮的女人，倒最
不需要獨立思索，有女人愛上班的理由竟是：要不幹
嘛去？讓她回家呆三天，竟能把她悶死。
早年我在家休產假帶了半年孩子後，真是不想再上

班了。在家心情非常放鬆，做家務同時還可以隨意看
書，有充分的時間與孩子肌膚相親。上午陽光燦爛時
分，我輕輕鬆鬆抱㠥孩子下樓曬太陽，去鄰居家串門
聊天，不用擔心單位有什麼事來催你。而那些當代女
白領們，給孩子餵個奶都得開車快速往返。
有全職太太的家庭更能培育親情，雙職工的孩子因

少有關愛，長大後常與父母不親。50後的父母常把
「工作第一、家庭第二」當成美德，孩子病了也捨不
得請假。奉獻時代的個體無比卑微，就有了一個個親
情淡漠的家庭。那些家庭的兒女長大離家後，每每給
父母留下淒涼的晚年。
其三，女人回家，有利於形成家庭財政的良性循

環。隨㠥社會勞動成本的快速增加，家庭服務員的價
格已越來越高，讓普通家庭難以承受。照顧老人的保

姆、看護嬰兒的月嫂，其工資水平已比大學生甚至研
究生還高，這從側面反映家務勞動的真正價值。女人
回家做全職主婦，在省下這些開銷之外，還能享受自
己動手的勞動樂趣。從前北京胡同家庭婦女能自己一
人帶幾個娃，毛活兒、棉活兒全能自己做，孩子衣服
上的補丁都是平平整整的。
全職太太有幹不完的事兒。家務能簡化近零，也能

繁複到無限，這與女人的粗糙與精緻息息相關。天天
泡麵與熱愛烹調的女人，內衣都不洗與總讓老公衣領
潔淨的女人，生活質量是完全不同的。
其四，女人回家能促進服務業發展。當代很多女人

收入不低卻沒工夫消費，全職太太們卻有的是時間花
錢。她們健身、旅遊、購物，美容、唱歌、跳舞、打
牌、聚餐、炒股，是服務業的金客戶。值得一提的
是，全職太太多了，自然會在社會上形成一個個交際
圈。交際場中的競爭，讓女性必須打扮得漂漂亮亮，
自然也能刺激服裝、首飾、美容、美髮業及相關行業
的發展。「太太消費產業鏈」，未必不會成為潛力十
足的經濟增長點。
女性與男性並肩馳騁職場自然不錯，但筆者認為，

女性不必都擠上女強人的獨木橋。女人回歸家庭，同
樣能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也是對社會的貢獻。以上
一己之見，供女同胞批判。

積閏與「報大數」
潘國森

客聚

香
港
捐
贈
器
官
的
人
在
去
年
創
新
高
，

數
字
是
多
少
？
一
百
五
十
八
人
，
雖
然
數

字
仍
低
，
與
等
候
器
官
的
二
千
多
人
相
比

屬
杯
水
車
薪
，
但
畢
竟
是
很
大
的
進
步
。

能
有
這
進
步
，
海
關
督
察
許
細
文
仗
義
捐
肝

救
同
事
的
大
愛
行
為
，
實
在
令
香
港
人
對
捐
贈

器
官
有
了
新
的
概
念
。

我
很
早
已
對
家
人
清
楚
表
明
，
死
後
把
身
體

各
器
官
捐
出
，
並
非
懷
有
什
麼
偉
大
的
想
法
，

而
是
想
到
在
腦
幹
已
死
，
神
識
已
散
之
時
，
留

下
的
臭
皮
囊
，
若
埋
在
地
底
，
任
由
它
腐
爛
發

臭
生
蛆
蟲
，
想
來
也
毛
骨
悚
然
；
一
把
火
將
之

燒
成
灰
燼
，
腦
袋
功
能
雖
沒
了
，
但
其
他
大
部

分
器
官
可
能
仍
然
可
以
運
作
，
一
起
燒
掉
實
在

可
惜
，
等
同
另
類
謀
殺
。
況
且
自
己
用
不
㠥
的

東
西
可
以
幫
助
到
在
世
的
人
活
得
更
好
，
那
做

好
事
不
費
吹
灰
之
力
。

正
如
離
世
幾
天
的
內
地
年
輕
癌
病
婦
人
喻
銀

燕
，
她
捐
出
的
眼
角
膜
，
足
可
移
植
到
六
位
病

人
身
上
，
令
他
們
重
見
光
明
，
看
到
世
界
的
美

麗
。
一
個
人
捐
出
的
身
體
，
可
因
應
其
功
能
而

移
植
多
至
三
個
器
官
或
以
上
，
包
括
心
、
肝
、

肺
、
腎
、
骨
、
皮
膚
、
眼
角
膜
等
等
。

這
是
多
麼
美
好
的
事
，
自
己
的
靈
魂
離
世

後
，
身
體
的
多
個
部
分
卻
分
別
藉
㠥
別
人
的
生

命
存
活
下
來
，
繼
續
在
世
間
發
揮
功
能
，
這
是

別
人
延
續
了
我
的
生
命
，
這
個
我
，
仍
未
完
全

死
亡
，
實
體
地
藉
別
人
的
身
體
活
㠥
，
多
麼
美

妙
！藏

人
藉
天
葬
形
式
把
屍
體
剖
開
餵
鷹
以
延
續

生
命
，
相
對
來
說
捐
贈
器
官
意
義
可
能
更
大
。

埃
及
人
為
了
讓
身
體
有
天
能
復
活
下
，
死
後
以

防
腐
劑
製
成
木
乃
伊
，
可
是
千
百
年
後
我
們
看

到
的
只
是
既
黑
又
乾
的
屍
體
，
返
魂
乏
術
，
沒

有
一
人
能
復
活
下
來
。
可
想
捐
贈
器
官
也
是
身

體
的
一
種
﹁
復
活
﹂
形
態
，
敗
死
的
器
官
讓
它

死
去
，
仍
有
功
能
的
器
官
在
世
上
繼
續
使
命
，

直
至
不
能
工
作
的
一
天
，
這
，
令
人
身
更
可

貴
。

捐贈器官等同人身復活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堵 車

女人回家與社會安定

吳康民

語絲

狸美美

網事

余似心

乾坤

思　旋

天地

港
台
電
視
節
目
︽
鏗
鏘
集
︾
日
前
播
放
一

集
名
為
﹁
沒
有
傳
媒
的
日
子
怎
辦
？
﹂，
內
容

講
述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傳
理
系
學
生
，
與
倫
敦

和
華
盛
頓
的
大
學
生
，
共
同
參
與
一
項
試

驗
；
在
一
個
沒
有
報
紙
、
電
視
、
電
腦
、
手
機
、

書
籍
和
雜
誌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裡
，
他
們
如
何
安
心

過
日
子
。

熒
幕
上
，
中
大
女
學
生
關
掉
電
視
機
後
如
無
主

孤
魂
，
對
㠥
眼
前
的
一
碗
麵
唉
聲
嘆
氣
。
她
說
，

從
未
如
此
慢
條
斯
理
地
吃
麵
；
她
表
情
呆
滯
，
度

日
如
年
。
另
一
位
男
生
關
掉
手
機
後
外
出
購
物
，

店
舖
正
開
㠥
電
視
，
聲
浪
吵
耳
，
他
連
忙
雙
手
按

耳
，
避
免
受
電
視
誘
惑
。

沒
有
傳
媒
的
日
子
，
像
世
界
末
日
；
弱
小
心

靈
，
無
法
自
處
。

相
隔
短
短
一
代
人
，
傳
媒
有
了
天
翻
地
覆
的
改

變
。
我
們
年
輕
的
時
候
，
沒
有
電
腦
和
手
機
，
群

體
生
活
卻
多
彩
多
姿
。

那
是
一
個
頭
髮
插
滿
鮮
花
的
﹁
嬉
皮
﹂
年
代
，

學
生
捧
住
結
他
在
大
學
校
園
高
唱
民
歌
，
周
末
開

通
宵
派
對
；
那
是
一
個
反
戰
︵
反
越
戰
和
保
衛
釣

魚
台
︶
的
火
紅
年
代
，
大
學
生
搞
運
動
，
關
心
國

際
和
國
家
大
事
；
那
是
一
個
浪
漫
年
代
，
和
初
戀

男
同
學
去
電
影
院
看
杜
魯
福
的
︽
偷
吻
︾。

那
還
是
一
個
頹
廢
年
代
，
學
生
趁
㠥
空
堂
，
結

隊
去
學
校
附
近
的
同
學
家
裡
打
麻
將
；
曾
經
有
同

學
因
沉
迷
打
牌
而
經
常
缺
課
，
被
學
校
開
除
了
。

假
如
今
天
的
大
學
生
也
流
行
此
道
，
他
們
肯
定
會

一
邊
打
牌
、
一
邊
拿
㠥
手
機
上
網
發
電
郵
，
隨
時

﹁
出
沖
﹂、
﹁
食
詐
糊
﹂。

我
們
的
上
一
代
，
甚
至
沒
有
電
視
機
，
報
紙
和

雜
誌
寥
寥
無
幾
；
他
們
晚
飯
後
聚
集
榕
樹
下
或
天

台
上
閒
話
家
常
，
生
活
同
樣
寫
意
。
母
親
七
十
年

代
在
廣
州
生
活
，
晚
晚
被
迫
出
席
檢
討
大
會
；
她

和
車
間
姊
妹
照
樣
在
台
下
編
織
毛
衣
，
研
究
新
式

樣
。
她
們
沒
有
傳
媒
的
日
子
，
但
有
群
體
生
活
，

艱
難
歲
月
終
於
度
過
。

傳
媒
豐
盛
的
今
天
，
孤
獨
的
一
代
卻
變
得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沒有傳媒的日子
蒙妮卡

框框

■犀利哥是「哥系紅
人」的代表。

網上圖片

■職業女性工作壓力大。 網上圖片

■全職太太有幹不完的事兒。 網上圖片

糟蹋「鄧麗君」


